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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欣赏

每当有人问我，生活在小乡镇过着平淡

的生活仍坚持写作有什么意义，我就会讲起

阿秀、阿文和陌生的她的故事……

一队海飞鸭从晚霞中飞回鸭窝，翅膀振动时，闪

烁着金色的光芒

只要给一寸泥土，给一

缕春风，生命便会不顾一切，

蓬勃生长

诗 苑

春天的分水岭
□ 黄赤影

当天平的指针把昼夜平分
自然与生命便进入中和之道

你公正地站在初春与深春之间，不
偏不倚

看着万亩农田与农人达成默契

你按时播种，我按时成熟。看着
薄膜下的椒苗拔节，抽离，发呆

不失分寸。木棉花与叶子
在自己的空间不争不抢，收放自如

竹子有节有度，植入我的骨骼
风雨打弯一节，顺势长一节，越弯

曲越生长

尘世间苦乐参半。你愿留一半向往
一半等待，在群山，落日，寒冬里

呼之欲出

春分感怀
□ 张宝光

春天到了吗
要问问枝上的嫩芽
大地苏醒了吗
要问问睡在地里的虫儿
江河暖了吗
要问问水中玩耍的小鸭

春分来了
小草削尖脑壳
钻出被窝
看着外面的世界那么大
树木用力伸着懒腰
尽情地舒展身躯
忽觉自己又在长大
花儿笑了
笑得那么多彩那么灿烂
连蜂蝶都不想放过它

春分长啥样
莺飞草长
杨柳吐芽
雷鸣会告诉你，我来了
电闪会把梦惊醒
只要你不慌诧

燕子从南方飞回
会带上对你的牵挂
麦苗正值拔节长得欢
稻田的种子已经撒落
铁牛开始忙碌起来
油菜处处飘花

春分是公平的，不偏袒黑夜与白天
春分是睿智的
清明是否有雨，只有它能回答
它下雨，丰年就到啦
春分是俏皮的
它会把欢乐带给百姓人家

记得小时候
春分来临，到处挖野苋菜
大人说，要是吃了这春菜
可保体健平安，好运长发
小孩们还会玩起“竖蛋”
来证明春分的不偏不倚
谁的手气都不会差
人们趁着日丽风和的时光
去郊外扬起风筝
放飞自我，追逐美好的心遐

初春雨冷的积压
终于迎来春分的释放
和风、温暖、阳光……谁都想拥有她
快走进这花红草绿的世界吧
把所有的困扰都放下
吸一口清风
沐一寸阳光
喝一杯香浓的春分茶

文字的力量
□ 江南散客

我一直坚信，文字是有力量的。
这 种 力 量 是 黑 暗 中 的 明 灯， 是 避 风
的港湾，给我们抵抗痛苦和悲伤的勇
气……我曾遇见这样一些人，他们让
我更加确信有这种力量存在，感受到
这种力量辐射出的温暖。

一

在 2026 年诗社的新春年会上，
阿 秀 站 在 台 上 刚 说 了 句：“ 看 到 你
们这些熟悉的面孔，我的心感到很温
暖。”就哽咽了，拿着话筒的手不停
地颤抖，泪水喷涌而出。在座者无不
唏嘘，眼含泪花。熟悉阿秀的人都知
道，她的经历就是一部知识改变命运
的奋斗史，却又充满了悲痛。

阿秀是邻镇人，2000 年读完大
专就来到我镇打工，在一家酒店做服
务员。她心怀理想，不向命运低头，
深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在结束一天劳
累的工作后，她拿起书本补充知识的
能量。她爱好文学，爱写日记，把心
事悄悄记录下来收藏在日记中。她不
断地学习，并考取了幼教资格证，受
聘到一家幼儿园任教。她认识了镇上
一群爱好文学的人，他们互相激励，
共同学习。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一家大型企业落户我镇，需招聘各类
人才。阿秀撰写的宣传文案脱颖而出，
受聘到该企业的宣传科，有了一份令
人羡慕的工作。

命运往往捉弄人。两年前，苦难
突然降临在她身上——她身边最亲的
人意外离去！痛失了亲人，天仿佛塌
了下来。她除了工作就把自己关在房
间，以泪洗面，拒绝一切应酬，对朋

友以及亲人的电话、微信不接不回……
她 一 边 抹 着 眼 泪 一 边 说：“ 想

起和你们一起在文字的海洋里遨游的
日子，我就想起了很多。想起了我那
厚厚的 10 多本日记，它记录了我开
心的点滴，也记录着我无法忘却的痛
苦……”

阿秀在痛失亲人后，足足用了两
年时间才从悲痛中走出来。在那黑暗
的日子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
写日记，把巨大的悲伤和曾经的回忆
统统埋藏在日记里，足足写了 10 大
本，心里渐渐得以平静，内心的悲痛
被文字融解……那天，她还说，她在
最悲伤的时候是我们不停地给予她安
慰和关心，把一个个文字化作一盏盏
明灯牵引着她，在往后的日子里，她
也会把文字化作一盏温暖的灯，去照
亮别人的心灵。

二

阿 文 刚 到 中 年 就 患 上 了 帕 金 森
病，只能整天待在家里。他行动迟缓，
肢体不断颤震，有时双腿走着走着会
突然间迈不开，致使他向前跪倒在地，
行走一段路往往会跪上一两次。

有天晚上 10 点多了，我在诗社
编辑部刚想回去，阿文颤颤颠颠走了
进来，把我吓了一跳。我忙上前扶着
他：“这么晚了，你还来做什么呢？”

“想找你说说话，让你看看我的
诗。”阿文口齿不清，说话断断续续。

我担心地责怪他：“你怎么敢骑
车来呢？什么事非要夜晚来吗？”

“家人不准我出门，我等他们睡
了就偷偷出来的。”他笑起来的表情

很古怪。
阿文是诗词爱好者，喜欢写诗，

患病后也没放弃。每写好一首都会发
到我微信上，让我帮他修改。因病情
影响了他的脑力，他写的诗大多数是
随心而写，不合平仄。我会客观地指
出诗中的毛病，帮他修正。那段时间
刚好我比较忙，无暇回他的信息，他
就偷偷地瞒着家人骑上小电驴摇摇晃
晃地来见我了，掏出手机非要我帮他
修改诗词不可。

那晚，我简单和他交谈了几句，
就劝他回家。他坚持不要我扶，走到
门口，他突然间向前一扑跪了下来，
双手撑着地。我害怕地急步上前拉起
他，他安慰我说：“不怕不怕，双脚
不听使唤 , 习惯了。”

他动作缓慢艰难地骑上电动车，
却不急着走，而是慢吞吞地拿出手机
打开我为他修改好的诗词，大声地朗
读起来……结结巴巴，断断续续，他
读得费力，我听得也费力，于是我生
气地大声说：“这么晚了， 你还不
快回去，还读什么？”

他望着我，努力地让自己吐字清
楚地说，他只要读着自己的诗，心里
就充满了力量。当他在手机上费力地
敲出一个个文字时，他就会忘了自己
是个病人。特别是当他把文字巧妙地
组合成一首诗时，觉得自己完成了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那晚我执意要送他回去，他拒绝
说，他能骑着车来就能骑着车回去，
让我不要担心。我只好慢慢地跟在他
后面。街上行人稀少，他有好几次差
点要摔下来，他急忙用脚撑了撑地，
停下来定好姿势，几分钟后又继续摇

摇晃晃地向前，速度比我走路还慢，
到他家只有一公里多的距离，那晚我
跟着他竟然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三

她 是 谁？ 叫 什 么 名 字？ 家 在 哪
里？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问。她隔三岔
五地在晚上出现在诗社编辑部门前的垃
圾桶边，翻找着她以为有价值的垃圾。

有天晚上，她胆怯地站在编辑部
门边，望着墙上挂着的一幅书法作品出
神。时值深冬，她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外
套和一件薄薄的旧衬衫，双脚裸趿着一
双粉色的旧拖鞋，手里拿着刚捡来的一
只纸皮箱，在夜风中瑟瑟发抖。

我忙叫她进来，问道：“这么冷
的天你不穿多点衣服？”

“我就只有这几件衣服可穿。”
她指着墙上的书法望着我，“老师，
这些字都是你写的吗？写得好靓。”

“不是，是我朋友写的。你也懂
书法吗？”

“不懂，只是看着漂亮。”她腼
腆地说，“我没读过书，不识字，但
我喜欢字。”

不认识字而喜欢字？我心里充满
了好奇。但没有来得及问她，她已转
身消失在夜里。

往后的几个夜晚，她都出现在门
前望着墙上的书法作品，眼里闪着渴
望的光芒。每次都是出神地看上几分
钟就匆匆而去。

在和她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一些
零碎的信息。她从小家里穷，父母是
残疾人士。她两岁时的一个深夜突发
高烧，没有及时得到医治，烧坏了大

脑，造成她智力有点障碍，她一年级
没读完就辍学在家。每天看着同龄人
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下学，她心里
充满了失落。她每天缠着大她两岁的
哥哥读课文、讲故事给她听。虽然她
识字有限，但她喜欢文字，听着哥哥
讲故事或诵读课文时，心里就感到充
实和满足，常常翻开哥哥的书本学着
哥哥的样子乱读一通。平时她看到别
人丢弃的写有文字的废纸或书本，就
会捡起来，细心地伸平，整整齐齐地
叠堆在一起，当作宝贝一样。

成年后，她嫁给邻村一个大她十
几岁的男人，并生育了两个子女。今
年春节前丈夫到镇环卫站工作，负责
打扫街上的卫生，她带着孩子一起搬
到镇上出租屋居住。为了帮补家用，
她就到外面捡垃圾卖钱。白天丈夫不
准她出去捡，她就在晚上出来捡。正
好编辑部墙上挂有书法作品，那些龙
飞凤舞的字让她觉得很漂亮，每次经
过时，她都会情不自禁看一会儿……

虽然知道她不识字，我还是送了几
本书给她。她郑重地接过，紧紧地抱在
怀里，嘴里咧出两排缺了几颗的牙齿。

春节过后，再也不见她来捡垃圾
和看字。后来听环卫站的工人说，她
丈夫不在环卫站工作了，带着她和孩
子们回村去了。

如今，每当有人问我，生活在小
乡镇过着平淡的生活仍坚持写作有什
么意义，我就会对他们讲起阿秀的故
事以及她那天流着泪说的话，就会讲
起阿文摇摇晃晃骑着电动车、口中高
声结结巴巴朗读着诗句蜗牛般走在夜
色中的身影，讲起陌生的她站在门口
和那双对文字渴望的眼睛……

一抹新绿覆旧痕
□ 林秋燕

平时总对着手机和电脑，眼睛容
易疲惫，所以每到周末，我都喜欢约
上三五知己，到大自然里走走，或是
去偏远的古村落。一来让眼睛好好休
息，二来也为寻找一点写作的灵感。

一个春日的晌午，我们几经辗转，
来到红丰镇某处偏远的郊外。顺着山
径前行，一路都是醉人的春色。走到
小路尽头，出现在眼前的，却不是我
们要找的古村落，而是一片废弃的矿
区。想来是这些年环境治理有了成效，
昔日喧嚣热闹的场地安静下来，只剩
下少许锈迹斑斑的机器和一座破旧厂
房淹没在绿草丛中。曾经被开挖的矿
坑，裸露的岩壁少了绿意点缀，还带
着几分萧瑟。

望着眼前的景象，心中一阵感慨。
昔日尘土飞扬的地方，如今正一点点
重归自然。若不是四周青山绿水，若
不是废墟间野草葱茏，只看这废弃的
矿区与斑驳的旧迹，我几乎要误以为，
自己正处在清冷的秋天。

就在这时，一段废弃的旧路基抓
住我的目光。曾经被碾压得坚硬冰冷
的路面，历经风雨侵蚀，早已裂痕纵
横。缝隙间只积了一层薄薄的泥土，
竟成了野草肆意生长的天地。根须在
浅土中紧紧缠绕，分不清土与根的界

限，只看见一片蓬勃的绿，不顾一切
地向上伸展。就连新芽，也不是柔弱
的嫩黄，而是带着韧劲的墨绿，仿佛
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整个春天都顶出
来。绿丛间，还点缀着白的、粉的小
野花，热热闹闹，竞相开放。

它们争先恐后，奋力舒展，好像
在比赛谁更早拥抱这片天地。长得茂
盛的，早已漫出路基边缘，用鲜活的
绿色，遮掩着水泥与碎石的沧桑，给
这片沉寂的旧矿区添上生机。蜜蜂在
花间嗡嗡穿梭，黄色的蝴蝶轻轻飞舞，
原本历尽沧桑的路基，竟因这一丛野
草变得欣欣向荣，就像一方小小的百
草园。我一下子想到了鲁迅先生在《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的百草园，
也是这样不起眼的角落，却藏着最生
动的野趣与生机。

我再望向不远处的矿坑，那些曾
经裸露的岩壁与碎石，在岁月的洗礼
下，也正慢慢积起薄土。眼下虽还带
着几分萧瑟，但相信用不了多久，草
籽会随风落下，绿意会一点点蔓延。
待到某年春日，这里也必将被青草覆
盖，焕发新的生机。

我 站 在 路 旁， 久 久 沉 醉 在 这 方
寸春色里，仿佛和小草融为一体，感
受着生命的力量与自然的神奇。古人

说：“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
春生。”此刻我才真正读懂这句诗的
深意。若不是同行的友人提醒我们去
别的村落看看，我真想多停留一会儿，
在这春日的午后，静静聆听小草的轻
语与呼吸。

离开的时候，我频频回头，心中
感慨万千。这一点点薄土，怎么就能
滋养出如此顽强的生命？不由想起白
居易的名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
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从前只赞叹小草的顽强，如今才
更深地懂得： 若没有良好的环境，再
强的生机也无处安放。正是“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
环境治理不断发力，曾经尘土飞扬、
机器轰鸣的矿区才得以安静下来，给
自然、给草木让出了重生的空间。

小草没有鲜花的娇艳，没有大树
的挺拔，却凭着不屈的韧性，在荒野
中扎根，在薄土上生长。哪怕只是一
段废弃的路基，只要有一点泥土，它
便能绽放出满目春色。

这缝隙里的绿意，是小草的赞歌，
更是时代的风景。是生命的不屈，也
是生态越来越好的最好见证——只要
给一寸泥土，给一缕春风，生命便会
不顾一切，蓬勃生长，春意盎然。

海飞鸭的故乡
□ 阿 文

我虽然生长在海陵岛，眼前
这 一 片 海 滩 —— 大 洋 田， 却 未 曾
踏足过。

阳光暖和。养殖专业户阿东
带我走进大洋田。中午的海滩很
宁静，能听到秋熟的声音。潮水
冲刷后的海草匍匐在地面上，行
走其间如踏地毡，脚下碰到一簇
簇挂满翠绿厚实叶子的藤蔓，手
机“识万物”告诉我，这是碱蓬。
它喜欢干净的海水、没有生活污
染的湿地。难怪海飞鸭会找这个
地方栖息！远望海边的高山，溪
水从山上流到海边，能闻到浓浓
的负离子味道。脑海里蹦出一个
念想： 若在这里筑上一间小木屋，
一边放养鸭群，一边读书观景，
那真是安逸。我能面朝大海，看
海飞鸭在水面上展翅飞翔，引得
浪花飞溅！

阿 东 四 十 多 岁， 养 鸭 已 经
三十多年了。他说，从小就在这
片海滩放养鸭子。野生水鸭每年
从秋天的深处飞来过冬，第二年
春天又飞向远方。他经常遇见野
生水鸭与家鸭群一起觅食，但没
有刻意记下野生水鸭与家鸭交配
的日子。大约是在一个秋天吧，
阿东捡到几个鸭蛋，鸭窝里孵化
出 几 只 小 鸭 子。 它 们 与 家 鸭 不
大 一 样： 略 显 家 鸭 的 体 态， 长
着 野 水 鸭 的 羽 毛， 翅 膀 下 一 点
蓝绿闪闪发光，格外艳丽醒目；
脚 掌 比 家 鸭 小， 可 走 路 轻 快 敏
捷； 橘 黄 色 的 嘴 巴 扁 小， 显 出
与家鸭和而不同，站在树荫下，
眼 睛 转 动 比 家 鸭 敏 锐 机 警。 阿
东给它起了个“海飞鸭”的名字，
惊 讶 它 比 家 鸭 能 飞， 飞 得 高 还
飞得远，常在海面上亮开翅膀，
飞 上 天 空。 我 不 大 相 信 海 飞 鸭
会 飞 得 很 远， 毕 竟 它 没 有 天 然
的 野 性。 阿 东 见 我 心 存 疑 虑，
朝 水 面 上 游 动 的 鸭 子 发 出“ 呵
呵”几声，鸭群似领到了命令，
从 水 面 上 腾 空 而 起， 脚 下 踏 出
一 簇 簇 浪 花， 在 空 中 飞 翔 两 百
多米，最后降落在一片树丛里。
仅凭这一飞，它便与家鸭不同。
我 问 阿 东， 海 飞 鸭 白 天 走 得 很
远，晚上能归窝吗？阿东说，傍
晚 时 分 它 们 会 从 外 面 飞 回 窝 里，
不担心走失。阿东对海飞鸭的习
性摸透了。我心里暗暗赞许他给
这鸭子起的名字实在是好！

阿东说，发现和养殖海飞鸭，
是他养鸭生涯中最自豪的事儿。
在他看来，这种鸭子独一无二。
如今他每年管养的海飞鸭接近两
万只，租下村民和集体四千多亩
的田地和水面，建成了海飞鸭养

殖场，鸭子销往市区各大酒店。
酒店的大厨都说海飞鸭的肉美味，
有天然的特质，炖汤鲜美，富于
营养滋补，是养生的美食。阿东
有一个远大的计划，要将海飞鸭
养殖打造成海陵岛的特色产业，
做成地标性农产品，融入旅游产
业，产供销旅游一体化经营，将
来还要建设海飞鸭主题餐厅、海
飞鸭文化展厅、海飞鸭观赏休闲
平台。说这话时，阿东满脸的自
信与激情。他的自信并非随性而
来，而是历经挫折之后的深刻感
悟。他聊起了一件往事。

有一年，海飞鸭吃了海面上
漂来的烂鱼，出现了疑似患病的
症状。不久，病毒在海飞鸭群中
传播开来，鸭子大面积死亡。阿
东赶快掩埋所有的病鸭，铲除了
病源，但经济损失巨大。这之后，
阿 东 加 强 了 对 海 面 死 鱼 的 观 察，
每 当 有 腐 烂 的 鱼 漂 浮 在 海 面 上，
立即打捞掩埋，如果鸭子出现不
适 的 情 况， 就 用 自 制 的 中 草 药
灌喂，预防病毒传播。几年下来，
凭着严格的管理、中草药预防治
疗 等 措 施， 阿 东 饲 养 的 海 飞 鸭
一 年 比 一 年 增 加， 实 现 了 从 几
百只到万只的飞跃。说到这里，
阿 东 抬 起 头 来， 眼 光 投 向 很 远
的地方！

我当然为阿东高兴，问他凭
什么靠一只鸭子成就一番事业？
阿东说他遇上了好时代，也庆幸
有好的环境。时代好不言而喻，
乡 村 振 兴 政 策 落 实， 鼓 励 大 兴
农业，助推特色生产走深走远。
说 到 好 环 境， 海 陵 岛 的 绿 化 逐
年 增 加， 岛 上 山 头 被 林 木 覆 盖
得 严 严 实 实， 披 了 一 层 绿 装；
海 水 污 染 得 到 控 制， 生 态 脆 弱
的 地 方， 落 实 措 施 严 加 管 护；
家 人、 村 民， 还 有 政 府 部 门 都
支持养鸭。这真是山好，水好，
空气好，人好，天地人都和合了，
成 功 自 然 水 到 渠 成。 谈 话 间，
一 队 海 飞 鸭 从 晚 霞 中 飞 回 鸭 窝，
翅膀振动时，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十分耀眼。

我想，时代好固然很重要；
自然环境好坏对海飞鸭何曾不重
要？不管哪一种生存，与自然和
谐统一是必然的选择。我把目光
重新投向大洋田海滩，这里能满
足生存的需求，是野生水鸭与家
鸭共生的前提，才有了它们基因
共 融 的 生 命 形 态 —— 海 飞 鸭。 我
说，从某种角度看，海陵岛是海
飞鸭的故乡！阿东说，对，海飞
鸭就是从这里诞生，又从这里飞
向更广阔的天地！

春 分
□ 颜仰建

蜕了皮的光，轻轻翕动，
白天黑夜的唇。
晶莹着千年爱意，艾草，
融入血脉的汁液，
光一样流淌。
这光，拉伸爱与恨，人与兽，
过去与未来——
苍茫的原野，
谁的哨音愈拭愈亮？

水乡春早 ( 水彩 )            冯仪佳


